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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鱼嘴百花盛开（外二首）

□曾新友

满枝情调竞怀春，底色绯红润眼神。
豪气如霞精力盛，仙花痴劲染凡尘。

赏“岭南第一溪”瀑布（新韵）

欢飞白发挂山腰，万载悠闲寿命高。
陡壁常年当过道，巡崖胜做健身操。

赏杨梅镇李花

初开冬锁树标新，更替枯荣显本真。
暗送人间高雅味，明催花朵长精神。

游清远连江（外一首）

□廖日文

近看峡门笼薄纱，舟横语笑有人家。
春风过处云烟散，半壁江山归早霞。

初进蒲芦洲

蒲芦洲上泛秋声，鸡鸭欢哗鸟竞鸣。
蜜柚如灯门口挂，金风一到亮晶晶。

银盏护林之鸟
□吕杰汉

双目圆睁立树端，四周环视守山峦。
鸟儿也懂将林护，只为家园处处安。

在水一方（外二首）

□优 伦

秋风振羽远山鸣，水润平洲唱美声。
巧合天心呈幻境，清波漱玉写峥嵘。

污水处理

明阳浴洗碧云天，水系清波绽秀妍。
洁净身心愉悦事，琼浆玉液润良田。

初夏新荷

淡点清风细品云，丹青水墨暗香芬。
谁言只许蜻蜓舞，俊鸟寻芳喜自欣。

莲花（外二首）

□熊 雄

拨云睹日红尖冒，止雨停风翠蔓悠。
应是担心成鄙俗，故先出彩夺头筹。

夕阳

斜光闪烁飞蜂乐，艳卉浮香舞蝶欢。
素日应知宜复返，高歌一曲匿云端。

田园

晨拾清柔一束光，发还漫野艳夕阳。
辞春瑞日青波茂，入夏佳时倩影忙。

骑手赏春（外一首）

□黎锡光

旭日东升霞满川，春催碧树映眸前。
停车独醉迷人景，清浅时光三月天。

凤凰湖戏鸭图

轻波漾漾碧湖清，戏水灰鸭入画屏。
冬日轻寒枝蔓瘦，柳生黄叶亦生情。

茶叶宴（外二首）

□彭小虹

青青细叶绽芬芳，九号英红历久长。
茶宴珍肴齿难忘，清香万里过重洋。

雾锁凤城

华灯影照满江红，雾绕城楼似阙宫。
凤引轻纱舞仙带，千家万户乐其中。

巾峰观云海

巾峰顶上观云烟，眺望层峦显碧巅。
日照霞光穿迷雾，城楼恍若接连天。

汤塘古村落（外一首）

□张海英

独树成荫映日斜，池塘碧水照人家。
翠山远隐青砖屋，古韵犹存显世华。

翠山幽谷

一帘飞瀑挂苍穹，峡谷深幽草木丛。
遥望峰峦仙嶂处，何时归隐胜仙翁。

清新太和古洞之水云仙境
（外二首）

□陆灿辉

罢却尘怀访旧朋，闲中绿草伴溪藤。
归思何处天涯客，梦到云峰最上层。

望连州慧光塔

任凭雨打惯风遒，雅韵素红南岭讴。
六角三门九层塔，慧光日照百川流。

清远马头山之铁索丹霞

铁索长桥越九天，高崖地貌尽延绵。
萦回水绿尘喧外，物象心和胜万千。

游秤架山
□周 玫

秋染密林苍，奇花异草香。
青山喧百鸟，绿水荡清凉。

水口日出
□易域勤

远望峰峦山翠绿，轻纱晓雾吻蓝天。
晨曦伴日穹光艳，公路穿山似弄弦。

赏清远龙眼树
□凌海林

常年绿叶好乘凉，游子拳拳恋故乡。
待到花黄龙眼熟，岭南佳果满园香。

赏连山高楼村烟雨
□邓木桂

高速车龙堑谷飞，烟云笼盖绿林围。
乡村景色添新韵，坐对青山不愿归。

连南三江荷塘
□莫祖颖

觅香彩鸟碧莲中，绽艳荷花醉靥红。
仲夏池塘芳馥郁，娇妍藕蕊笑迎风。

阳山赏李花
□钟金群

李花一树春风笑，少女闻香远道来。
骚客迷情无自我，杨梅镇上竞诗才。

游英德洞天仙境
□张汉松

沉睡千年的洞天
被人流拥簇
被笑声淹没
只有那喀斯特地貌
诉说着遥远和神秘的故事

潺潺的小溪
不知来自何处
花草芬芳
不知生之何年
藤蔓攀岩，苔藓茵茵
层峦叠嶂，清晖习习
伴你幽会世外桃源

夜晚，拥抱乡野温泉
数着忽闪的星星
诗心在风中飞翔

清远春色
□王富祥

一片又一片翻新过的时光栖息在紫花风铃上
每一根枝条都有了不同寻常的颜值
花朵是青春期的修饰词，树木的内心
还有一条又一条的河流
奔涌、涤荡、升腾
输入新年的春色
清远大地神采飞扬，最擅长用花朵的形式
表达情绪。清远的表情含苞待放
遍布各地的紫花风铃、浪花谷的千亩李花
将飘逸的芳香生成为原生态的欢迎词
这时候，那些蝴蝶蜜蜂和昆虫客串的导游
在花丛和远道而来的游客之间飞翔
它们最喜爱以甜蜜的口吻
或者是轻盈的肢体语言解读花语
让观光的人们不经意间熟记清远的春天

木棉树
□邓维善

一地的鲜红是给春天导航
还是给壮志引路
在你开花的季节
我常常想起清明
想起那些不畏艰辛的勇士

献出一腔热血
成就一片绿荫
先开花后长叶
不一样的开花程序
赋予英雄树不一样的风采

不需要绿叶衬托
你自己就能完成壮举

蒲芦洲印象（外一首）

□林 萧

阳光正好，在蒲芦洲
迎面而来的河水清澈照人
两岸的绿一路手牵着手
几只鹭鸟不断闯入领地

岸边手持芦苇的红衣少女
让季节有了轻微的颤动

走下竹筏，几棵百年柚子树
远远地向我们走来
一代代栖居于此的山民
用淳朴和汗水，年复一年
在花开花落中滋养希望

四面环水的蒲芦洲
静卧在岭南水乡之上
我们游览、拍照、闻花香
归去时，只见青柚，不见洲

油岭瑶寨

请原谅我来得不是时候
倘若是阳春三月 莺飞草长
定能掩饰你饱经沧桑的容颜
倘若是多年以前 风华正茂
定能见识你千户瑶寨的壮观
此刻，面对斑驳的木门与土墙
野花盛开在一片片废墟上
惟有青石板响起游人的跫音

请原谅我来得正是时候
倘若是寒冬腊月 银装素裹
如何能看清你真实的容貌
倘若在多年以后 瑶寨消隐
如何能留下一帧帧珍贵的念想
此刻，几名瑶家孩子拾级而上
小巷里传来几声柔柔的狗吠
山脚的移民新村正灯火辉煌

生态文明生态文明 绿美清远绿美清远
广东省清远市清远诗社广东省清远市清远诗社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思绪万千。对逝去亲
人的思念，似乎总是如此深沉，仿佛满溢心间，
难以言表。回忆与父亲共度的时光，桩桩件件、
点点滴滴都清晰如昨，值得珍藏。他的声音、神
态、表情，乃至身上的气味，都鲜活地浮现在脑
海中，仿佛触手可及。

然而，当我想要落笔记录时，却突然感到迷
茫，不知从何说起。

那些能将亲情描绘得细致而深沉的作家，
我由衷地佩服。他们的文字，让我看到了亲情
的深沉与真挚。

朱自清笔下的父亲，坚持送他至车站，又为
他买来橘子；贾平凹笔下的母亲，一边做针线，
一边在隔壁房间陪伴他写作；史铁生笔下的母
亲，总是到地坛找他回家；还有张洁笔下的母
亲，疼爱她、理解她，一生历经艰辛。

那么，我该如何描绘我的父亲呢？
父亲在青年时代从湖南老家来到湖北黄

石，投奔大伯。由于他读书多，文笔犀利，很快
便在大冶钢厂的厂报上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报
纸的总编辑。我年幼时，最深刻的记忆便是他
在家中边抽烟边撰写稿件的情景。那时，我和
母亲说话总是轻声细语，行动也是轻手轻脚，生
怕打扰到他。次日清晨，我们便能从厂广播站
的大喇叭中听到署名“罗宝山”的报道。每次听
完，母亲都会赞叹道：“看看，你爸写得多好啊！”
可以说，母亲是父亲最忠实的粉丝。父亲离世
后，母亲长时间难以走出阴霾。她每餐都会为
父亲摆上碗筷，并准备他喜爱的菜肴。阳台上，
当有小鸟飞来啄食绿豆时，母亲便会认为这是

父亲回来了，因为他钟爱绿豆沙，于是她会对着
小鸟倾诉心声。当隔夜的剩菜自然变黑变少
时，母亲便认为是父亲夜里回来品尝了，然后她
才会安心地倒掉，换上新的菜肴。

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艰难走来的母亲，每天
辛勤操持着一家人的饮食，她似乎总是牵挂着
远在天边的父亲的饮食问题。她担忧父亲仍像
年轻时那样，出门在外只以馒头充饥，不顾及蔬
菜的均衡摄入；她也担心，即使我们父子阴阳相
隔，父亲依然保持着年轻时的节俭习惯，将单位
食堂的肉节省下来，带回家给我。每当提及此
事，母亲总会含泪说：“要是你爸在那边还惦记
着带肉回来给你，那他何时能享用一顿丰盛的
餐食呢？”我闻言，立即将桌上的肉夹进小碗，连
声说：“爸爸留给我的，我要留给爸爸。这样，我
们都能品尝到美味。”

作为家中的长子，父亲对我格外器重。特
别是在我考大学选择专业和毕业后的职业规划
上，他都早早地为我“运筹帷幄”。在他看来，我
拥有学历和技术，应当努力向厂领导的方向发
展，这才是“正途”。记忆中，他从未直接表达过
望子成龙的期望，但我似乎每一步都在遵循他
的预期：大学学习冶金机械，毕业后成为大冶钢
厂的“钢二代”，从技术员到工程师，再到市场调
研部部长，最后成为销售处处长。通常情况下，
销售处处长下一步会晋升为副厂长。然而，在
那个充满理想的年代，我选择了下海创业，没有
继续走那条既定的道路。

如今想来，我深感庆幸，父亲未曾阻止我突
然成为自己人生轨道的扳道工。要知道，我这

一“变道”可是违背了父亲的所有期待。而且，
当时谁也无法预测，失去“铁饭碗”后，迎接我
的会是“金饭碗”还是“土饭碗”，甚至可能连

“饭碗”都失去。我相信，父亲当时也为我担忧
不已。

说来惭愧，我与父亲唯一的分歧在于写作。
得知我大学毕业后常常偷偷写小说，甚至画图纸
的本子上也记录着平日的所思所感，父亲大为不
满，愤怒地斥责我道：“小说岂是轻易能写的？大
仲马、小仲马岂是人人都能当的？不切实际、异想
天开，简直是愚蠢！”他在愤怒之下，竟烧了我的
本子。

父亲深知写作之路的艰辛，尤其是专业写
作，更是难如登天，一将功成往往万骨枯。他大
概担心我会因写小说而荒废学业，丧失志向。

直到撰写《钢的城》这部作品，我才深切体
会到写作的艰辛。即使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储
备了足够的知识，不畏孤独，不图名利，这条路
依旧不易。不说将生活点滴转化为文字需要多
少智慧的提炼与点化，不说让自己的作品在浩
如烟海的书籍中脱颖而出需要多少合力与助
力，仅仅是夜深人静时一字一句地堆砌，便需要
极大的忍耐与坚持。父亲必然深知其中难以言
表的甘苦，否则他不会如此坚决地反对；而在我
创业成功后重新拾起笔杆时，他也不会如此热
情地支持。花开有时，荣枯有定，父亲所言非
虚。遗憾的是，他未能亲眼见证我完成并出版
这部作品。

当我在扉页上写下“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
亲罗宝山和大冶钢厂的兄弟姐妹们”时，不仅表

达了对父亲这位老钢铁人的崇敬与追念，更蕴
含了对他作为我人生道路上指引者的深深感
激。汪曾祺曾言其父帮他写情书，“多年父子成
兄弟”。而我父亲亦以无尽的苦心，为我调整人
生方向，我们父子之间的深厚情谊，或许可称为

“多年父子成知音”。
书出版后，我曾做过一个梦。梦中重现了

儿时的场景：我身处母亲单位的家属院，那是位
于半山腰大平坡上的冶钢三小家属院。夕阳即
将落下，我坐在自己搬来的小板凳上，目光紧盯
着山下的小路。我期盼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出
现，推着自行车缓缓上山，车把上的网兜里，铝
制饭盒晃动着，里面装着我期待的美食——通
常是爸爸中午在食堂节省下来的肉。而今天有
所不同，我手中紧紧握着一本《钢的城》，不再是
两手空空。

“爸爸！”期盼的身影终于显现，我如常兴奋
地跃起，疾步如飞。风依旧在耳边轻拂，仿佛诉
说着岁月的故事。山脚下的父亲，面容依旧年
轻，他仰头微笑，步伐也因激动而加快。然而，
尽管父亲近在咫尺，我奔跑着，却始终无法触及
他的身影，手中的书也始终递不到他手中。突

然，我恍然大悟：哦，父亲已经离世，他不在山
脚，而在天堂之上！这一瞬间，无尽的空虚与悲
痛如潮水般涌来，几乎将我淹没。我猛然惊醒，
手不自觉地触摸着额头那道5岁时因急跑摔倒
留下的疤痕。疤痕尚存，人却已逝，我的父亲
啊！泪水瞬间浸湿了枕头。

我一直没敢告诉母亲我的梦，因为怕又触
动她的回忆。父亲离世已十四年，母亲几乎每
天都提及他。欣慰的是，如今母亲提到父亲时，
流泪少了许多，有时甚至会因父亲的趣事而大
笑。她总是说，父亲在天上看着我们，我们必须
过得更好。因此，每当我乘坐飞机时，都会觉得
离父亲更近了一些。

想起杨绛先生创作《我们仨》时，她将自己
比作在打扫丈夫钱锺书和女儿钱瑗离去后的

“战场”，称自己为“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她的
文字让我们感觉他们三人仿佛仍在一起。我
想，人们追求的永生，或许就是这种情感的延
续。文字确实比人的生命更长久，更易留存，传
播得更远。我们最深刻的记忆和最深沉的思
念，都镌刻在文字之中。我与父亲，此生既是父
子，更是知音，这份情感将永远铭记在心。

怀念我的父亲罗宝山
□罗日新


